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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变革始终与女性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中女性诱惑的意

味不仅发生了很大的变异，而且直接渗透到了意识形态和大众流行文化之中，成为革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

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女性诱惑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性的诱惑，更是一种自由与解放的诱惑；不仅是大众流行

文化时代兴起的征兆，也是革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的文化资源与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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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变革始终与女性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中女性诱惑

不仅对于文学艺术和大众娱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直接渗透到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变革之中。 

从本质上说，大众文化是一种以大众为主体和本位的、来自大众又服务于大众的文化，其中“流

行”和“大众”也是与当下社会文化状态密不可分的关键词，代表了其最显著的特点，而“流行”主要

表现在娱乐消闲文化方面，“大众”则主要体现在政治和公共事务方面。而女性诱惑与此两者都有着

密切的关系，并且在两者之间起到一种微妙的沟通作用。可惜，很少有人认真研究过女性诱惑在20

世纪政治生活中微妙的历史作用和文化功能，这是如今政治学、社会学中的一大缺陷。我们可以看

到很多从文化史、艺术史和意识形态角度来研究女性主义或流行文化的论著，但是鲜见直接涉及到

政治领域的论述。 

一、自由女神：关于大众与革命结缘的象征 
其实，就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来说，历来就有另一种称谓“大众文化”（masses culture），甚

至有人认为后者是更为确切的称呼，因为大众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在于能够直接供大众消费，

为大众所喜闻乐见。显然，任何革命的最终价值取向都是人民的幸福，而这也正是革命文学与20 世

纪大众流行文化发生密切关系的关键所在。只要我们认真追溯一下西方自由思想的历史脉络，不拘

一格地追根寻底，就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文化联系。应该说，争取文化权利是革命的重要动因之一，

而人民大众往往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获得参与政治、分享社会文化资源的基本人权，使大众有了自由

进行文化创造、选择文化产品、享受文化成果的合法性，并可以向所有自己不欣赏、不喜欢的文学艺

术说“不”。 

而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参与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例如，法国著名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 

（1798 - 1863）的名画《1830 年7月28日》，就塑造了一个带领人们为自由而战的女神形象。这是画 

家目睹了法国七月革命中最惊心动魄的时刻后创作的。次年，也就是1831年５月１日，这幅画以《自由

引导着人民》的主题在巴黎展出，立即引起社会的热烈反响。德国大诗人海涅还专门为此画写了赞美

诗。在画中，一个象征自由的女性形象是全画的主人公，她头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红色弗里吉亚帽，

左手握枪，右手高擎三色旗，正转身号召民众向君主专制王朝冲去。她位于全画的中心，是关注的

焦点，也是整幅画构图的制高点。而其余，位于女神的左侧，一个少年挥动双枪急奔而来；右侧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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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身穿黑上衣戴高筒帽的，显然是绅士或者大学生，他紧握步枪，眼中闪烁着对自由的渴望；簇拥

在女神身后的则是高举战刀愤怒的人群，这一切以及远处处在晨雾中的巴黎圣母院，都构成了对于

这位自由女神从古到今气势磅礴的衬托。 

不能不说，正是在这场大革命中，妇女显示了自己无与伦比的历史力量。如果说，法国大革命

根源于卢梭的自由理念；那么，女性在这场大革命中所吐露和表达的言行，则是这场大革命光彩夺

目的一部分，它们不仅开了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河，而且为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增添了新的变数。

据法国19 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Michelet，1798 - 1874）在《法国革命史》中所示，在

法国大革命中，妇女始终是积极的参与者，第一位向专制制度发出挑战、在解放巴士底狱过程中建

功者就是鲁库勒夫人——一位为营救一名政治犯而奔走的普通妇女。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至今

在他的墓碑上还有一个女性的浮雕，寄寓着他对于自由的无限向往。 

后来，作为法国人民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如今屹立在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雕像，成了现代人

摆脱枷锁，争取自由、独立、人权的一种象征。这也表明，在欧洲大陆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女性开

始从被禁锢的状态中冲脱而出，成为社会革命的重要资源与力量。所以，没有妇女，便没有大众革

命运动；没有广大女性的参与，男性进行社会革命的行动就失去了动力；没有女性的解放，就没有

男性的真正快乐，更没有全社会的和谐与幸福。 

更为让人惊奇的是法国女性在大革命中的英勇表现，不论是在探望和营救政治犯的行列中，还

是在向凡尔赛的进军中；不论是在攻打巴迪斯监狱的战斗中，还是激烈的巷战中，都可以看到法国

妇女的身影。至于她们在人类妇女解放运动中的英勇表现和伟大贡献，更是开启了人类新的纪元，早

已经载入了史册。 

1789 年 8月26日，法国正式通过了《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提出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中心的新的文明理念。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应该说，《人权宣言》的本质是肯定了大众的人权，特别是占人

口大多数的底层人民的人权，所以它的基础必然是人民大众的支持和参与。但是，这又是一个并不

完善的、在极端条件下产生的宣言，还没有意识到女性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真正作用，并给予其完整

的尊重和肯定。换句话说，在法国大革命中，女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历史并没有完全做好准

备，在现实的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层面上接纳女性，赋予她们参与公共事务的合法性。 

这使得女性的心灵再次受到了伤害。于是，不久之后，即1791年，一位屠夫的女儿德·古杰斯 

（Olympe de Gouges，1745 - 1793）发表了《女性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d Cit- 
izen），在历史上第一次公开陈述了女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应有的各种权利，其中包括选举权、参政

权、受教育权，等等，指出男性应该充分尊重女性，并允许女性分享所有的公共资源、公众平台和社

会权利，第一次向传统的男权社会机制与文化提出了挑战。在这著名的《女性人权宣言》中，最突出

的就是女性地位和权利的公众性、公共性和大众性，它指出了男性的偏狭和弱点，强调了女性与生

俱来的天赋的优点和能力，显示了女性进入历史、参与公共事务的非凡的勇气。 

至于美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后，自由女神成为很多新的州政府徽章中的重要象征。我们在纽

约州的旗帜上、维几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大印上都能看到它们。此外，自由女神在绘画、雕塑、邮票

方面出现的频率也很高，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站立在首都华盛顿国会大厦顶上的自由女神铜像，它自

从1863年以来一直是美国政治的象征。她右手握着剑柄，左手则拿着桂冠，头盔边沿环绕着星星，上

面鹰头的装饰，体现了美国原住民的传统。 

不仅如此，自由女神还通过钱币走向了社会，走到了每一个人的手中，把一种政治理念与大众

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自1837年起，自由女神开始出现在美国硬币上，其一般都保持着神

话传说中的形态，而且带着传统的盔甲和象征着自由的尖角帽。这与古罗马时的钱币有所相似，但

是主体的意义变了——前者象征着女神赋予皇帝的统治权杖，后者则是奴隶和大众解放的象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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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性的诱惑，更是一种自由与解放的诱惑，其不仅是大众流行文化时代兴起的

征兆，也是革命文学的发生与女性诱惑形影相随的暗示。 

二、性资源：女性诱惑的革命意义 
由此，尽管此后女性的解放之路崎岖艰难，但是女性革命者依然是社会革命力量有效的象征。

值得一提的是，甚至新的法国共和国也以一个女性的名字作为自己个性的象征——这就是玛瑞安娜 

（Marianne）。玛瑞安娜曾是1789年间的一个很有力量的女性，在革命大潮中成为了一种标志和象征， 

暗示着女性具有和男性一样的潜力，能够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承担重任，做出重要贡献。 

就世界范围内来说，近代革命就是大众的革命。没有大众的革命意识的自觉，就没有真正意义

上的革命，所以革命本身就与大众流行文化有着亲缘关系。就此来说，革命要把自己的主张和意

志，传达给大众；而大众则需要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和文化形态。因此，人民革命是大众流行文化的

摇篮；而女性诱惑则成为其中最敏感的因素。这个看法包含着以下的含义：1.女性诱惑本身构成了革

命的人性资源，蕴含着巨大的革命能量，它的解放和释放是导致革命发生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

2.女性诱惑的存在是人类性状态的标尺之一，不仅显示着社会普遍的性权利、性平等、性和谐的状

态，而且是人类身心的压力表，压抑越突出，革命的潜在能量就越大；3.在以男性参与为主的社会

革命中，即便女性依然是男性渴望获取的性资源（而不是真正的革命伙伴），依然会产生巨大的激励

作用，女性诱惑依然是男性投入革命的动因之一。4.就两性的共同愿望而言，革命永远是为了解放

身体，所以我们习惯地把革命和新社会的建立叫做“翻身得解放”，人类社会所有的变革和革新都首

先是为了“翻身”，把身体从压迫和束缚中解放出来。5.所谓大众流行文化，不可能没有女性的参与，

否则就“大众”不起来。 

以上几点都可以在法国大革命中看到端倪。女性在这次大革命中不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使这

场革命充满着激情，而且始终鼓舞着吸引着社会的目光，鼓舞着参与者的斗志。 

很难用政治概念和术语来估量这种诱惑的力量和作用，只要我们想象一下女歌星到前线演唱的

情景就能够体会其所能产生的效应了。这不仅仅能够激发战斗者的荷尔蒙分泌，而且能够给予在场

的每一个人一种幻象，激起他们的内在欲望，使他们获得一种与“梦中情人”会面的亢奋感。 

至于女性革命者的爱情传奇，更是在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吸引着无数热血青年投身

革命。 

几乎以往所有的文化研究都忽视了这种巨大的潜在力量的驱动，而热衷于在经典著作的字里行

间寻找文化变迁的痕迹，企图用所谓经典话语来构造文化史和革命史。如笔者最近读到的英国雷蒙

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就是明证，全书多是所谓著名学者的摘录，唯独不见潜藏在这些文本背

后的社会真实生活与人性资源，尤其是女性身影和意志的存在，实在是一种很大的遗憾。［1］其实，这

决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反映了这个文化研究界普遍的缺失，尤其在对于大众流行文化的观照中，依

然拘泥于传统的学院化的方法和思路，仅仅注重表面的资料，而忽略了潜在的、“无言”的资源。 

其实，从佛罗伊德开始，性就逐渐成为文化，这首先成了文学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是这种

关注往往仅是局限于艺术、特别是艺术心理学方面，难以进入更广阔和深层的境地。应该说，自从

人类社会一诞生，性就有了其多种多样的社会性、文化性。性就不仅仅是性，而是文化的载体，人

性的焦点，文明的尺度，幻想的根据地，也是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镜像。特别是女性诱惑，尽管一

直被排除在所谓正统的文化范畴之外，被压在社会文化的底层，但是其潜在的历史功能和作用从来

没有消失过。就拿最敏感的政治来说，女性诱惑也从来没有寂寞过。 

比如，在西方希腊神话中就有为争夺美色而进行的特洛伊战争，而在中国古代早就有“秦晋之

好”政治策略，至于后来的“和亲”的方略，性更成了政治行为与文化行为很好的结合体。因此，在

人类文明史上，性也一直扮演着敏感的角色，每一次社会变动和文化变革，都会牵涉到它，使性成

了社会历史生活发生重要变化的风向标。在古希腊神话中，我们就能感觉到性具有的特殊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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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性，首先是女性，作为一种革命资源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古往今来的一切战争

无非就是为了争夺土地、财富和性资源；这就是政治和战争的起源。因此，在人类社会中，女性诱

惑绝对不是纯粹动物性的，自然的资源，而是一种上面附加着土地、财富和权力的文化载体和象征，

其属性的变化也以各种方式激励和促进着人类的文明和进步。 

但是，在以往的文化和文学研究中，由于时代的禁忌，性一直作为一种隐蔽和隐讳的因素存在，

并不能真正登上人类文化研究之大堂；它一直发挥着它的作用，却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认同，得到历

史学家、哲学家认真、专门的解析。例如，以往的一些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总是把人类原始社会描述

为一种“无阶级”、“无政治”、“无等级”的生活状态，就明显忽视了其性状态的特点。因为就性状态来

说，连猿猴群落都是有等级的，争夺性权利是其重要的“政治”事件，所以，原始部落的性状态不可

能平等，首领自然在性方面拥有更多权力。有了更多权力，自然有了更多后代；有了更多后代，自

然有了更大的力量；于是也就有了维持首领地位的人力（暴力）基础。嫡系后代也就成了法定的首领，

再也不用通过动物性的拼杀赢得首领地位了。 

所不同是，近代社会革命把女性诱惑推到了文化的表层，使其历史功能和作用从潜在状态上升

到了自觉状态。而法国妇女在大革命中的英勇表现，无疑显示了这种历史的自觉。由于生产和生存

状态的恶化，近代女性不但不再能够享受过去受家庭和男子庇护（当然是以受到相应的限制和压迫

为代价的）的传统境遇，而且不能不和男人一起承受更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成为压在社会最底层

的社会成员，不能不是最具反抗性的革命资源。曾经有一份资料描述过 19 世纪法国妇女的精神状态： 

“革命的火山在每一位属于我们这个组织的妇女身上喷发着”［2］——我以为以此来描述法国大革命 

中的妇女俱乐部的成员同样合适。 

三、革命原本就包含着诱惑，没有诱惑就没有革命 
其实，革命原本就包含着一种诱惑；没有诱惑就没有革命——由此人们才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

去获得这种欲望的满足。尤其对于大众来说，致命的诱惑并不是革命概念和口号，而是与自己生命

状态密切相关的社会条件和环境；说白了，莫过就是食与色——这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所有人民革

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鲁迅在《阿Q正传》中，念念不忘的就是写阿Q的“革命”过程。即便是一个毫无自我意识的低贱

的农民，阿Q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见到了人群中自己梦想过的性对象吴妈（他试图求她跟自己“困

觉”未果，反遭到一顿打），也顿时添了精神，发出了几声英雄的叫喊，作品中如此写道： 

他省悟了，这是绕到法场去的路，这一定是“嚓”去杀头。他惘惘的向左右看，全跟着蚂蚁

似的人，而在无意中，却在路旁的人丛中发见了一个吴妈，很久违。伊原来在城里做工了，阿Q

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小孤孀上坟》

欠堂皇，《龙虎斗》里的“悔不该”也太乏。还是“手执钢鞭将你打”罢，他同时想将手一扬，才

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于是“手执钢鞭”也不唱了，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在百忙中，“无师自通”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 

“好！！！”从人丛里，便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来。 

“革命”之所以对于阿 Q构成了一种致命诱惑，在于“革命”在他的意念中能够改变他的命运，不

仅使他有钱，还能够让他随便挑女人跟自己睡觉。在这里，我们看到，前者——即对于“食”或者物

质条件的诱惑固然重要，但是唯独后者——即“色”的诱惑，才具有一种精神价值，它在最后的时刻

还激发了阿 Q的情愫，使这个低贱的人物在临终之际当了一次“英雄”，博得了众人的喝彩。 

可见，阿Q之生存状态与“革命”要求，不仅体现了当时中国极不平等的经济状态，也反映了极

其恶劣压抑的“性”状态，当时受到压抑的绝不仅仅是女性，还包括无数象阿Q那样的男性。但是，

鲁迅显然并不欣赏阿Q的这种“革命”，或者说，鲁迅心目中的“革命”绝对不是这副德行。或许这正

是鲁迅当时无法真正溶入和理解大众及其文化的原因所在，而真正从事群众运动的革命者却不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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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看：在后者看来，象阿Q 这样的人依然是革命的基本力量，他们的行动“好得很”。所以，鲁迅尽管

在这里写的是大众，而且试图写给大众看，但是中间却横卧着巨大的文化鸿沟——他只能给予阿Q足

够的同情，却不能接受这种阿Q式的“革命”。 

但这并不能将女性诱惑完全排除在鲁迅所期望的“革命”之外。在这里，所不同的是，阿Q在革

命中所期待的对于性的要求是赤裸裸的，缺乏文人所期望的那种浪漫或理想彩色——尽管它是如此

实在和真实，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成为阿Q“革命”的动因；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便从本能的意

义上说，鲁迅所期待的性爱与阿Q 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它已经超越了本能的层次，进入了精神文

化的境界，加载了新的理想的附加值。没有人怀疑某种理想性爱的诱惑在鲁迅生涯中的巨大作用，这

一点我们从他与朱安、许广平两位女性之间的关系中就能看出，鲁迅绝望的反抗及其力量的来源始

终离不开对于理想性爱的渴望和追求。 

我们无法想象在法国大革命中去探监的女性的真实心理，她们也许并不想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

但是她们的行动在社会中引起的反响，特别是对于革命者的鼓励，却是异乎寻常的巨大。 

所以，在社会变革中，女性诱惑具有一种别样的政治意义，不仅直指人类的内在感受，而且是

社会革命的感应器。比如，在昆德拉的作品中，女性诱惑就具有了政治意味，表现了专制政治及其

话语如何渗透到了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如何影响到了人的最本能的意识。人们即使在做爱，也不能

忘记一切，仍然不能摆脱心理上的恐惧感。人们期望遗忘，无非是为了片刻的快乐。为此，要跑到

遥远的地方去，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 

在极端压抑的社会环境中，性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可以忘却，可以暂时摆脱压抑，摆脱追问，

承受任何生命之轻——这也是我们所有卑微的人之所以还能活着、并时而快乐着的原因。 

这一切不仅显示了本能的不可征服、不可取代和不可磨灭，本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的根据

地，有它，就有感觉，有感情，有日子可过；同时也显示了它与革命之间的密切关系：如果社会机

制和文化的“绳”、“法”、“规矩”过度严酷，伤害到了人本能，或者以牺牲人的身体为代价去成全所谓

的“理想”和“文化”，那么，人们的“身体”就会自动做出反叛的举动，并策动人们的精神意识也进

行反叛，最后爆发革命。 

比如鲁迅的小说《祝福》就透露出了这种信息。这时候，人的“身体”就会发出声音，首先通过

感觉、感情，继而通过各种各样的精神方式向既定的文化发出挑战，提出要求，并通过新的文化创

造赢得自己的伸展空间；而新的文化、有生命力的文化，也正是因为呼应了身体的新的要求，从而

赢得了身体的响应和归顺，创造了新的天地。所以，没有人的可以有人，没有军队的可以有军队，新

思想新文化可以全体调动起来，集合起来，形成变革社会的巨大力量。 

最坏的政治与社会，那就是连这一点都不留给人们，把人的本能需求压缩到最低点，把性爱打

入冷宫。由此，我们不能低估革命中的女性之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她们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本身

在革命中的实际作用，更在于她们所体现的、所能激发出的大众的革命热情。 

实际上，没有女性的参与，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成功的革命，这在俄罗斯和中国革命中，都已经

得到了证明。而遗憾的是，在以往正统的革命史或文化史上，一向是由男性意识形态控制着叙述的

主动权，他们是统帅，是价值判断者，甚至是解放者，而女性则是一种参照物，是被解放者，无法

自由自在地呈现自己；而只有在大众流行文化中，女性才得以获得了一种自我呈现的机会，特别是

在性爱方面，女性开始获得了一个独立的空间，展示出自己投入社会的本能和欲望的力量。 

这种诱惑也是促使很多男性走向革命的直接动力，所以革命、尤其是革命的发生，不能不带上

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的色彩。就拿中国革命的发生来说，就始终与女性解放的话题形影相随。在五

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争取“婚姻自由”的口号，很多人最早走上革命之路，都是从

摆脱旧家庭的束缚、追求自由爱情开始的。在这个过程中，革命不仅是他们的唯一希望，也是他们

的安身立命之选择。这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抒情思想潮流，激发了人们普遍的变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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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情，动摇了传统社会机制的文化规则和思想基础，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合情合理合法的人文思想

氛围。 

当然，革命的女性诱惑不同于阿Q的性幻觉，而是体现了一种升华了的、具有理想色彩的人生价

值观。这不仅把个人的情爱关系推到了社会理想的层面，具有了社会化的革命意义和效应，而且为

大众流行提供了新的资源和能量。于是，作为一种最接近大众心理欲求的话题，女性诱惑经过新文

化的提升和包装，成为了最富有革命性的资源和作品，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感召力和感染力，使革命

和性爱相得益彰，互相映照，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和神经。无疑，在革命年代，唯独只有革命的爱情

是高尚和幸福的，而获得这种高尚和幸福爱情的唯一方式，就是参加和投入革命。 

其实，大多数青年走向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追求自由爱情和婚姻自主，他们往往在家庭的压迫下

感到了绝望，最后义无反顾地投入了革命。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数“革命加恋爱”题材的

作品，就是如此产生的；而与此相伴随的，则是无数青年抛弃旧家庭，奔向革命。实际上，在革命

过程中，几乎没有比获得女性的同情和支持更具有浪漫色彩了，革命者由此获得的精神力量是无与

伦比的，而大众流行文化则为它们提供了充满激情、浪漫和理想色彩的氛围。 

尤其在依然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革命中，女性，当然作为理想的性爱对象，成为革命中的诱惑，亦

成了大众流行文化中的一个焦点。这不仅集中反映了社会人心的变迁，而且对于人们的生命起到一

种激发作用，把人们本能的渴望转变和升华为一种理想的远景，鼓舞着人们为之奋斗。所以，我们

在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革命者形象：他们过着艰难的生活，经常冒着坐牢、杀头

的危险，在流放和流亡中苦苦挣扎；所幸的是，他们并不孤独，不仅都有爱情的寄托，而且有红颜

知己心甘情愿为他们献身，不畏艰险地陪伴在他们身边。于是，革命虽然是一种冒险和危难，却具有

了一种别样的生命光辉和永恒的精神价值，感召着无数在生活中感到困惑、彷徨和无望的知识青年。 

四、“革命文学”中女性诱惑 
从某种程度来说，革命首先是一种精神现象，刚开始只是少数人的梦幻。只有获得了大众的响

应和支持之后，才有可能转变成为变革社会的真实力量，而这必须得到一种大众流行文化的支撑和

推广，把潜在的大众革命欲求变成一种自觉的社会公众理性。实际上，最早发起革命的人，并非是“阿

Q”之类的连温饱都不能实现的贫民，而是相对没有衣食之忧的、具有相当文化层次的知识者，换句

话说，这些人对于生活的追求已经不再局限在“衣食”方面，而是进入了新的精神层次。就此来说，性

爱的苦恼无疑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其在新思想的导引下，最容易形成挑战社会制度、冲破传统、追

求革命的心理动因。在这个过程中，青年永远是革命最重要的力量，因为他们的心灵最敏感，性爱

的欲望最强烈，最没有心理负担，最富有革命热情和创造性，最容易形成理想的幻象，最有勇气承

担风险，也最能够最积极地投入为理想而献身的斗争中去——这一主题在杨沫的《青春之歌》中得到

了生动的演绎。 

由此可以说，没有女性便没有革命。对此还是王蒙的表述最为精彩：“我相信没有青年的积极参

预就没有革命，没有女青年的参预，就更没有革命。当你想到苏联的革命者的时候，你难道能够不

想到永远的苏菲娅吗？” 

而革命也从来没有忽视和放弃过女性资源，正如没有忽视和放弃大众流行文化一样。在中国，最

有名的例子莫过于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了。剧中情节很简单：九一八事变后，一对父女从东北流

亡到关内卖艺为生，但是由于扮演“香姐”的女儿又累又饿，常常演不好，于是生气的父亲就用鞭子

抽打她，引起观众的同情乃至愤怒（他们以为“香姐”是老头买来卖艺的）；这时，隐藏在观众中的

一位演员会挺身而出，向正举起鞭子的父亲大声怒吼：“放下你的鞭子！”——一下子激起了在场的所

有人的情绪。由于这部街头剧真实感人，被迅速推向全国，成为各个剧团的流行剧目。据说很多著

名的戏剧家、电影艺术家，如陈波儿、崔嵬、张瑞芳等都参与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而且场场群

情激愤，极大调动了人们的抗日热情，吸引了千万年轻人走上了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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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至少至今研究者还没有认真关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鞭打的是一个女性？为什么鞭打

一个女性会激起人们如此的情感亢奋？  

如果你读过王蒙的自传，可能会有所触动。王蒙曾在《自传》中回顾了自己走向革命的历程，其

中提到当时大众通俗文学对于自己的影响：“我看过张恨水原著改编的《金粉世家》，我的一个印象是

一男一女亲吻，后来女子就怀了孕。我不理解为什么一拥抱就会怀孕。但是我很明白，电影里的故

事多是女性倒霉。我从电影中特别感受到女性的美丽，尤其是周曼华的《不求人》，她演的那些家务

劳动，蒸饭炒菜，哭哭笑笑，都那么甜甘，那么平顺，那么实在，让人看着踏实，喜悦，爽利而又

舒服。我甚至想到，我长大了有一个周曼华式的媳妇该有多好！”于是，他记下了如此的感慨： 

女性美丽，女性倒霉，女性容易受男人的伤害。这就是我从小小年纪看电影中得到的结论。

我长大了绝对要对得起女性，绝对不做对不起女人的事。 

在这个过程中，革命中的诱惑往往是通过女性的激情奉献表现出来的，而后者不仅寄寓着男性

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的历史欲求和幻象，而且凸现了女性新的精神面貌，显得更加光彩照人。 

无疑，长期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女性，一旦自我意识觉醒，获得了自我肯定的精神力量，往往表

现得比男性更加决绝和义无反顾。于是，女性诱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变成了一种新的革命因素，

激励着人们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而斗争，在平等、自由和博爱的新语境中扮演一种社会化的尺度。

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在革命中的激情奉献，不仅一直吸引着大众的眼球，亦成为大众革命运动中最

精彩的篇章。 

无法用成败来评价女性在革命中的激情奉献。实际上，只要我们关注一下革命史就会发现，女

性在革命中的激情奉献，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过应有的回报，不论是革命成功与否，女性不仅一次次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一再被“利用”和“出卖”，成为文化变迁的“牺牲品”。 

就在1793年12月，也就是法国大革命推翻了专制政府不久，掌权的革命委员会就开始了新的恐

怖统治，不仅大肆屠杀不同政见者，而且对于积极参与法国大革命的妇女组织进行了取缔，关闭了

主张妇女解放的女性俱乐部，并把发表了《女性人权宣言》的德·果吉斯夫人推上了断头台。 

在这场大革命中，女性的激情奉献留下了华彩的历史篇章，发出了女性最优秀的勇气、力量和

品质，但是最终所换来的是男性的无情压抑。据说，德·果吉斯夫人之所以被绞杀，是因为她要求

得太多了，超过了当时大多数革命党领导人可以接受的界限，其中不仅包括自由言说、和男人拥有

同样的参政权、还包括女性有拥有合法的后裔身份认同权、以及婚外情和非婚子女的合法权利——这

一向都是男性的专属权力。由此，当时曾以以下罪名把她推上了绞刑架：“德·果吉斯生来就有非凡

的想象力，但是她肆意误用了自己这份天赋的灵气；她妄想成为掌权的男人；她误导了那些背信弃

义的人企图分裂法国；于是，法律不能不处罚这位忘记了自己女性身份和应有品行的女人。” 

无疑，革命利用了女性。于是，尽管有无数妇女为法国大革命倾情奉献，尽管1789年就有了《人

权宣言》出台，但是，真正的女性解放只是昙花一现，而著名的《女性人权宣言》也只能是一曲用生

命谱写的幻想曲。 

但是，没有人怀疑女性诱惑在这场革命中的先锋作用，特别是身体欲望大胆地公开化，不仅意

味着女性诱惑早已经突破和摆脱了以往意识形态强加于它的罪孽感，而且大大解除了男性所承担的

文化重负，为找回真正的自我创造了历史纬度。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男性继续被女性诱惑所吸引、所

驱动，使他们一往无前地投身于思想变革和创新大潮之中，在战场上、职场上、商场上、情场上全力

以赴，奋力拼搏，而且女性的激情奉献继续谱写着新的历史篇章，扮演着重要的文化角色。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潜意识领域的革命，比任何社会革命运动都更加深刻和精彩。如果说，以

往的社会革命所改变的只是国家体制和政治制度，那么，这场以大众流行文化为主战场、以女性诱

惑为尖兵的“革命”改变的则是人类社会的深层的文化结构、以及两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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